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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反成长叙事 

阳海洪，邓　娟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８）

［摘　要］反成长叙事虽然也借用了青春成长的叙事方式，遵循了相似的结构模式，却又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情节走向。即故
事主人公未能按照社会理性预设的道路成长，而是对成长的彻底否定。《阳光灿烂的日子》堪称中国青春类型电影中反成长

叙事经典作品，它以“文革”为背景，社会权威、家庭权威与教育权威的缺失，形成了以主角被抛弃、对成长的怀疑和对现实的

迷茫为内涵的反成长叙事，象征着在市场经济语境下，意识形态整合功能减弱造成了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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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影叙事中，青春成长是反映时代和社会真
实的主题之一，历来受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成长叙

事是现代性的产物，起源于启蒙运动时期，一般以

年轻的人为主人公，以展现人物的成长经历和主体

意识的生成。苏珊娜·霍伊将成长叙事定义为主

人公在人生旅途中历经磨难和不幸，但“往往会认

识不同种类的引领人和建议者，最后经过对自己多

方面的调解和完善，终于适应了特定时代背景与社

会环境的要求，找到了自己的定位。”［１］这种主体意

识成长，是与现代欧洲民族国家建构同时进行的。

欧洲启蒙理性运动，颠覆了中世纪“君权神授”的合

法性基础，主张天赋人权，公民的自由权、生命权、

财产权是不可减损的个体权利，并在民主、平等原

则上重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现代国家呼唤

具有理性意识的公民的出场，呼唤形塑现代主体意

识的文学出场，正是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成长

叙事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形态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迫切期待文艺能够完

成现代国家意识的建构。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中

国当代电影征用了成长叙事模式，表现一代青年如

何在党的引领下完成自己的青春成长，最后皈依革

命的过程。在这种皈依型成长叙事中，洋溢着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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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和理想色彩，期待着青年投身于革命运动之

中。作为个体的青春叙事融于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的宏大叙事之中，个人成长被“民族国家”话语所取

代，集体主义的高扬压抑了个体的主体性。文革之

后，站在文革废墟上，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在

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开始以冷静的眼

光重新审视历史，以现代性眼光重新挖掘“人”的价

值，力图掘进历史深处，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揭

示民族灾难的根由。这种成长叙事的主体生成想

象深受西方启蒙理性的影响，帮助新时期电影完成

了它的一次重要跨跃———由侧重于表现时代精神

到注重于张扬人的主体，由展示历史沿革到致力于

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探寻。反思型成长叙事开阔了

电影的视野，使新时期电影具有了更丰厚的容量与

更深刻的蕴含。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物质话语成为社会

的主导话语。与这种市场经济时代的物质话语相

适应，世俗型成长叙事开始成为电影的重要形态，

在这种叙事形态中，主体的生成想象深受世俗生活

和后现代性观念的影响，日常生活的既定秩序对成

长的磨蚀成为电影关注的基本主题，个体成长展现

为反崇高、反理想，而逐渐适应世俗生活的过程。

姜文导演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简称《阳光》）

拍摄于１９９３年，正是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年
代。作为一部市场经济时代以反映文革时期生活

在部队大院的马小军及伙伴们的成长故事为主题

的电影，呈现出世俗型成长叙事相同的反崇高、反

理想的共同特征，但又与世俗型成长叙事不同，电

影截取了几个不同的成长片段来展现青少年的成

长问题：对爱情的渴望、对性的幻想、对暴力的兴奋

和对友谊的盲目等，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向我们展示

了青涩的青春和青春背后成长的疼痛。但在反崇

高的同时，《阳光》并没有遵循物质主义的生存法

则，并没有向世俗生活认同，而是以双线叙事的方

式，对青春成长的历程进行嘲讽和解构，在拒绝主

流话语的同时也充满了成长的焦虑和迷茫，散发出

独特的艺术魅力，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成

长叙事形态：迷茫型成长叙事，或者说反成长的叙

事类型。

　　一　权威缺失与反成长叙事的形成

青少年的年龄与地位，在社会中是处于弱势的

群体，其成长历程是由社会建构出来的。“相对来

说，青少年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他们进入主流

社会之前，他们是受社会主导文化塑造的对象。青

少年社会化的进程，就是通过文化建构自我的过

程。”［２］而在电影《阳光》中，帮助马小军等青年实

现其成长的权威是缺席的，而正是这种缺席，导致

了反成长叙事的形成。

１．社会权威的缺失。少年的成长首先需要社
会为他们提供一个教育者和训导者，确立他们成长

中不可或缺的“权威”，这个“权威”其实代表了成

年人所承载的社会意志，对成长中的少年来说，他

应该是少年成长中的指导者。而权威确立包含的

一部分魅力来源则是少年对长大成人的渴望。如

此，这个“权威”才能对他们的成长起到规范和正面

塑形的引导作用，使他们步入成年人的社会秩序。

在影片所描述的这批孩子们的成长期，首先遭遇了

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一个社会秩序全面混乱的非

常时期，对这批正在成长的少年而言，意味着他们

所处的是一个缺乏权威的成长环境。在他们的生

活中，外在的社会权威已被基本消除。影片一开

始，一列列卡车载走了成年人和青年人，比这批孩

子们年长的、在社会秩序中能够担当起训导教育作

用的大人们都走了，留下的城市是他们的可以野蛮

生长的自由世界。在影片开头的画面中，有一个处

在半空中的高大伟岸的领袖塑像，正如这幅画面的

镜头语言所暗示的，对马小军他们来说，这是抽象

的权威，并没对他们的成长产生现实的训导作用。

７０年代中期，空旷的北京城成为这一群放荡不羁
的孩子们青春梦幻和激情释放的发源地。正如姜

文所言：“有人说，《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在批判地

表现‘文革’，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文

革’对国家、民族是一场浩劫这没错，可是对于当时

我们那些半大的孩子来说，就是一段自由自在的没

有束缚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就是要把那段生活

真实地表现出来。”［３］诚然，“姜文们”的青春梦幻，

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对历史真实的“歪曲”与“误

读”。［４］事实上，无保留地认同这部影片的多为马小

军或曰王朔的同代人，他们在其中找到了自己始终

被权威叙事所遮没的岁月与记忆之痕。［５］

２．家庭权威的缺失。在电影《阳光》中，马小军
的青春叙事是以文革为背景，马小军的父辈们燃烧

着革命激情，奔赴革命需要的地方。马小军们脱离

了父辈的束缚，开始了自己畅快淋漓的青春进行

曲。也正是在这样的欢歌笑语中，主人公的故事开

始了。

处于青春期成长中的孩子最为强烈地渴望着

自由、长大和成熟，但在电影《阳光》中，马小军的成

人感及由此而来的独立意识并不是父母训导下形

成的，而是与之相反，是在父母缺席，父母权威消解

的情况下出场的。在马小军父亲离开北京，去当贵

州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后，成为马小军青春成长过程

中的缺席者，难以发挥正常的父权作用。而在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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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小军母亲，会歇斯底里地哭骂马小军，并说自己

是有文化有教育的人，说这话时，反而把给她擦脸

的毛巾扔在地上，语言与行动反差构成了她对自己

的嘲讽，她所体现的“文化”和“教养”反而成了孩

子嘲讽的对象，需要孩子的拯救与帮助。如此，父

母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权威，在马小军的成长过程

中是严重缺失的。在权威的教育者和成长的训导

者基本被消解被削弱的背景中，这种嬉皮式嘲讽从

根本上揭示了现存的成年世界的虚弱和庸俗。嘲

讽成人世界又进一步意味着权威的消解或削弱，从

而完整地构建了影片中马小军们的成长背景：没有

权威的时代。

３．教育权威的缺失。教育者是国家意志的贯
彻者和文化的传承者，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扮演着极

其重要的角色。冯小刚饰演的老师本来是最有资

格担当起训导责任的权威，但他却在课堂上受尽了

马小军和伙伴们的捉弄和威胁，尽管他声嘶力竭地

试图追查孩子们的诡计，维护自己的尊严，可事实

上威严扫地，甚至在智慧上也抵不过孩子们的狡

诈。而突然从外面而来的闯入者，对老师的戏谑，

是对教育者的彻底嘲弄。

在这个权威缺失的年代，所有成年人的行为都

是被嘲讽的：龌龊的老师，对自己的“文化和教养”

进行自我颠覆和消解的母亲，小丑似的冒充大使进

展览馆看戏的大人，虚伪低俗的看内部影片的大人

物。［６］在马小军面前，所有成年人构筑的权威都轰

然倒塌，没有再值得坚守的信仰和价值。权威被消

解并没有减弱马小军们对长大成人的渴望，反而在

肆无忌惮中变本加厉地激发了青春期的叛逆性，他

们身上聚集了巨大的青春力量。由于失去了正当

的受教育途径，他们的成长教育是以一种畸形的方

式完成。

　　二　《阳光灿烂的日子》与反成长叙事的基本
内涵

　　反成长叙事实际上是对成长叙事的反动，它虽
然也借用了青春成长的叙事方式，遵循了相似的结

构模式，却又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情节走向。即故事

主人公并没有融入社会，为主流话语所认定，而是

对成长的彻底否定。不同于第五代导演对文革独

有的反思气质和宏大的历史文化主题，这部电影以

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在一种漫无目的的躁动和寻

觅中，体验着青春的忧伤和存在的虚无。”可以说，

这是一部非常个人化的，拥有明显的作者特征的青

春回顾和成长讴歌。马小军们渴望成长，却又在成

长过程中感到虚无和迷茫，没有积极正面的引导，

想成长而又对成长感到失望，这是特殊时期在少年

心中滋生的“反成长”情绪。这种以对成长的彻底

否定为特征反成长叙事，表现在如下方面：

１．被抛弃的主角。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有着
一种强烈的集体依赖感、归属感和安全感。在这样

的群体里他们有着各自的地位，满足了被尊重的需

要。但《阳光》并没有展现主人公马小军通过成长

归属于集体的过程，而是展现了一个被集体、被恋

人抛弃的过程。

（１）被集体抛弃。在电影《阳光》中，姜文总是
偏向于用青春期男孩的痛苦和醒悟来揭示这个年

龄段所特有的思想动态，包括青春成长的无助和青

春成长中的躁动或不安。影片始终在用一种游戏

的态度来叙述人物，而这种态度恰恰反映了他们的

无助。少年时代的梦想是英雄梦。［７］４５马小军是一

个充满幻想和英雄主义的人，他重兄弟情义，喜欢

打架滋事，身体中有巨大的能量无处释放，对未来

充满幻想。他的青春沉寂得令人难以忍受，他的生

活漫无目的，他就像一个徘徊在屋顶上的幽灵，焦

急地等待着美好未来的降临。随着影片的深入，马

小军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也开始渐渐确立———窝

囊而爱炫耀。在打群架这一场戏中，伙伴们肆意用

板砖、自行车等武器攻击对手，而此时的马小军只

有躲在暗处抱着自己的板砖不知道拍向何处，只有

在对方被制服和小伙伴们都在的前提下，他才肆意

展现他所谓的勇敢和豪气。那样的年代，那样的年

纪，这样的胡作非为，在这帮孩子心里，就是男子汉

伟大的“为正义而战”。最典型的是游泳池的段落，

明媚的阳光下，游泳池显得清澈湛蓝，并不算高的

阶梯由于多角度和升格的拍摄手法显得格外的漫

长；仰拍和耀眼的布光使少年马小军显得格外高大

伟岸；人物行动迟缓，面部表情同样充满雕塑感，音

乐肃穆庄严。长长的阶梯象征着马小军的成长阶

段，一步步地想往上长大。这与普通仪式展现相

同，尽管马小军没有穿上与仪式相呼应的服装，而

仅仅是简单的甚至不失滑稽红色的游泳裤。长镜

头如此凝视的目光，满怀深情的看着一个男孩即将

蜕变成一个成熟的男人，从此开始自己的人生旅

途。当观众满怀期待，等待马小军完成一个华丽的

跳水，然后钻出水面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男人时，导

演展现给我们的却是华丽的起跳后，尴尬的争执和

失败的落水。所谓的“仪式”在电影中独有的引人

入胜的奇观效果也被全然剥夺，取而代之的是滑

稽、可笑与这些情感背后深刻的哀伤。在这部电影

中，“成长”的含义并非具有全然的正面含义。本以

为“长大”是另一番新天地，因而会有如此华丽的起

跳仪式。然后“起跳”后却发现自己落入的是另一

个万丈深渊，于是挣扎、拒绝，希望得到朋友的救

０１１



阳海洪：论《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反成长叙事

助，可是遭到的竟是朋友的踩踏。从这里，导演的

与众不同之处才逐渐揭开面纱。成人礼并没有给

“成长”的正面意义添彩，反而被极尽抹杀。成人礼

在这里承载的不是祝福和喝彩，反而是滑稽和悲

哀。在此，与其说这是马小军的“成人礼”，不如说

这是一个对所有美好青春的哀悼仪式，充满了痛

苦、无奈和悲哀。［８］

（２）被恋人抛弃。爱情是成长的重要内容，在
《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姜文同样描写了马小军和米

兰的爱情及其幻灭的历程，在串联起反成长叙事的

同时，又以成年讲述者对爱情经历的质疑和颠覆，

否定了爱情的存在。

米兰是一个梦幻的对象，是美好青春的代言

人。导演用尽各种手段来展现这位站在幕后、象征

爱和美的女孩。米兰的房间，是在马小军偷看女孩

跳舞的教室之外又一个充满耀眼光芒的房间，强烈

的聚光灯为这个小小的房间带来了神秘、温暖，可

以说这是属于米兰的色彩。马小军在望远镜的眩

晕中寻找到米兰的身影，那犹如探宝般的发现过

程，那犹如天使般的微笑。在这里，导演运用的是

视觉手段展现米兰的美好。马小军趴在米兰的床

上寻觅米兰的气息，这是用嗅觉展现米兰的气息。

马小军发现床上留下的米兰的头发，在耀眼的阳光

下，三次捋过。第三次，镜头随着马小军捋头发的

手开始运动，音乐轻柔地响起的那一刻，尽管没有

米兰的登场，但导演调用了所有可以使用的手段，

将这个诗一般梦幻的女孩，活生生地展现在观众面

前，马小军的爱情揭开了篇章。

当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梦中情人米兰最终站在

马小军面前，当马小军为了逞英雄，用别人的故事

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当他爬上大烟

囱扮演《列宁在１９１８》中的角色，当观众一步步认
同米兰和马小军的爱情故事，但在电影叙述中，马

小军却把一切都推翻了，特别是这场所谓的“爱

情”。在这一刻，这个生活在刺眼的阳光中，穿着泳

装微笑的美丽的米兰，她的真实性不仅被马小军质

疑，连观众都被卷进了怀疑的漩涡，到底孰真孰假？

米兰从来没有爱上过马小军，而那些所谓的寻找，

所谓的约会，也全都被成年马小军的叙述否定了。

在展现被集体抛弃的同时，电影也展现了马小

军被爱情抛弃的过程。在《阳光》中，米兰作为爱和

美好的象征，影片把所有的诗意和幻想都集中在这

个人物身上，被塑造成了马小军对于所有美好事物

憧憬的载体。就如同马小军在最爱的米兰面前把

自己塑造成一个无恶不作的坏蛋一样；就如同他爬

上高耸的烟囱，因为害怕而掉下来后还傲气冲天地

对米兰说“你今晚上别走了，留下来看电影”。以为

自己已经成长为一个男人的男孩。发生在“老莫”

记忆里的混乱，似乎更是承袭了上文所述马小军的

炫耀个性，当然，这些炫耀只不过是假想。但叙述

者的混乱叙述让我们看到的恰恰是马小军最真实

的一面，存在于当时的那一刻，马小军自己也混乱

了，那是遭遇爱情的情感的混乱，这种难辨现实与

想象的混乱，正是马小军在爱情面前的“现状”。而

这份混乱并没有扰乱整个故事的叙事，却展开了导

演“预谋”的另一篇章。成年叙述者的混乱和谎言

不仅推翻了前面所讲述的故事，同时也将自己的全

知地位和话语霸权否定。在这种看似游戏的自我

否定与戏谑的自我颠覆中，完成了对现实的质疑与

颠覆。撒谎、打架、做坏事，导演不遗余力地往马小

军身上“抹黑”，却把少年马小军的善良和纯真真实

地展现在观众心中。正是因为如此纯真的马小军

才会在遭遇爱情时陷入迷茫和混乱。

马小军因为偶然看到米兰的照片而开始的青

春，亦在与米兰的决裂中结束，爱情这条线索串联

起马小军的所有成长经历。和米兰决裂正是马小

军告白了美好和憧憬，走向另一个人生阶段的必经

之路。

２．对成长的怀疑。在叙事方式上，电影《阳光》
的精巧之处在于，马小军和他朋友的青春叙事是故

事的主线，但在叙事上，导演又安排了一个成年马

小军讲述他们的青春过往。成年马小军以第一人

称叙事方式对青春马小军的成长经历进行质疑和

解构，不断否定自身的叙述，游戏般难辨真假的故

事，充满着后现代风格的戏谑和自我颠覆，让这个

不断遭到主人公否定的故事在构成了电影《阳光》

反成长叙事基本内容的同时，充满了与否定相反的

真实性以及特有的诗意。

与其他以文革为历史背景的电影不同，电影

《阳光》少年时期色调一片明媚，一改文革电影的阴

霾和压抑，就像“文革”时期阳光灿烂以至于不真实

一样，影片中唯一的雨中场景和全篇温暖的色调相

比也显得如此不协调，给人一种如在梦幻中的感

觉，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虚幻，使得马小军的幻想都

在这个场景中得以实现。在这个场景中，马小军鼓

足勇气向米兰大声说出“我喜欢你”，但是被雷雨声

覆盖了，当米兰再问他怎么了的时候，他却说“我的

车掉沟里了”，米兰将马小军拉近怀里，和他紧紧相

拥。然而雨过天晴之后，米兰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一样，仍旧和刘忆苦来往亲密。可见，这个雨中场

景是多么不真实，或许这一切都是马小军一厢情愿

产生的幻想，与米兰决裂是马小军向自己的青春作

最好的道别。从而把观众也带入到对成长的怀

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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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对现实的迷茫。与第五代导演将文革处理
成灰暗、阴冷的叙事模式不同，在电影《阳光》中，鲜

红的气质、绿色的军装和豪情满怀的音乐，配合移

动摄影和流畅的剪辑，将观众拉入了一个活力四

射，绚丽斑斓的“文革”时代，让这个小人物的成长

故事显得更加与众不同，充满青春的霸气。按姜文

的解释，《阳光》是为了完成一个“青春的梦”：“我

们的梦是青春的梦。那是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国

家中的一群处于青春期的人的故事，他们的激情火

一般四处燃烧着，火焰中有强烈的爱和恨”。［３］１２８因

此，影片里的“文化大革命”不再是一个值得反思的

浩劫年代，而是一段出自编导者个人内心的、极为

独特并且令人神往的历史记忆。［９］

成长叙事讲述的是主人公历经磨难，完成自己

成人礼的过程，它是对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可和对自

己青春成长经历的确认。但在《阳光》中，对比文革

时代的阳光灿烂，成年马小军则是灰暗的黑白时

代。今日的现实失去了绚烂的色彩，失去了暖色调

的画面，失去了流畅动感的移动摄影，失去了痛快

笑骂的台词，失去了宏大的《国际歌》的背景音乐，

只剩下单调的黑白。青春时期的明媚与成年时期

的灰暗对比，旨在说明，在经历了成长的阵痛之后，

主人公马小军并没有实现成长的目的，现实的迷茫

使得成年马小军不由得追忆往昔，才使得那段青春

成为阳光灿烂的日子。

成年马小军对现实的迷茫颓废，玩世不恭，契

合了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当代对于市场经济社会负面现
状不满，但又找不到解决办法的文化心态。马小军

拒绝了崇高，拒绝了革命理想型的成长，但它又找

不到的皈依的价值，因而迷茫与困惑。反成长叙事

中的主人公或主动，或被动地呈现出与主导话语相

对立的姿态，受到作为主导权力象征的面貌猥琐的

“人生启蒙者”的伤害———主体生成的标志被描写

成走向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怀疑、叛逆、悖反却又找

不到合适有效的反抗方式，只能陷入迷惘与颓废

之中。

　　三　结语

反成长叙事虽借用了成长叙事的叙述方式和

解构模式，但在情节走向，它与成长叙事是相反的，

它所呈现的成长是未能按照社会理性预设的道路

成长，反而滑向与之相反的轨道上去，是一种彻底

的拒绝长大的迷茫型叙事，准确表现了人物在异化

的社会现实中看不到未来出路，陷入迷惘颓废的生

活和精神状态。

按照海登·怀特的观点，所有的历史叙述，不

在于话语讲述的年代，而在于讲话话语的年代。成

长叙事本是展现主人公成长经历和主体意识生成

的过程，但在中国当代电影史上，成长叙事是国家

意识形态话语倡导和征召的产物，主体生成想象主

要受到民族国家现代性观念的影响。皈依型叙事

以个体在经历个人奋斗失败后，最终在集体事业中

找到价值实现和情感归属为情节线索，主体生成的

标志是不断克服个人本位主义，走向集体主义，并

最终获得意识形态的确认。反思型叙事则表现人

物因感受到种种伤害和困扰而产生怀疑和批判思

想，契合１９８０年代左右反思文革，重提启蒙思想与
反封建主义的解放潮流，显示出国家意识形态具有

强大的文化整合功能。电影《阳光》的反成长叙事

形成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市场经济语境，社会阶层
的分化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突破了僵硬的意

识形态框架，形成“众声喧哗”的观点市场，意识形

态的整合作用日益衰弱。“去中心”、“反权威”的

思想语境在促成了马小军拒绝向物质化的现实妥

协的同时，他又找不到可以皈依的文化价值。导演

在祭奠着青春的过往，在向历史追溯的同时，关注

的却是我们时代的中心问题：在“偶像的黄昏”造成

了文化日益碎片化之际，中国文化“乡关何处”？电

影《阳光》，提出了这个问题，逼视着我们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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